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间的

盛衰消长问题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交流的问题。我越来越认

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觉得，如果没有文化交流，人类社会的进步

恐怕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逐渐发现，一方面很多人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另一方

面，不少的人有不少模糊的看法，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

位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神化西方

文化。我在很多地方都说到，我不赞成“全盘西化”这个提法，我认为这

在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西方世界以外的

国家是“全盘西化”了的。连以西化著名的日本也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向西方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我们

必须学习。在这里我们决不能闭关锁国，那样做等于后退，后退是没有

出路的。

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

的真正价值，扩而大之，认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真正价

值，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西方

文化的真正价值也就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认识。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得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

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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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宏观

的历史眼光，也缺少宏观的地理眼光。有不少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

有，只看到最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没有上下数千年的眼光。他们只看到

我们的几百万平方公里，没有纵横几万里的眼光，难免给人以坐井观天

的印象。这样看问题，当然不会全面的，当然会有偏颇的。

如果能够做到从历史和地理两点都能最大限度地用宏观的眼光看

待这个问题，则必然能够看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过去不是现在这个

样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两句通俗的中国话来

说，两者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近几十年来，西方个别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也逐

渐感觉到，自己的文化不是没有问题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

白人之间。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这自

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

们也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

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

与东方文化。但是，不足或遗憾之处是，他们中哪一个人也没有提出东

西方文化之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看法。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东

西文化之间存在着盛衰消长的问题的，我可以算是始作俑者。而且根

据我个人的肤浅的观察，现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新的学说，虽然倡导这种

学说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揭橥的新学说实际上已经涉及东西

方文化盛衰消长的问题，他们的学说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甚至还幻想到，东方文化在一些方面能济西方文化之穷。现在

流行的看法是，西方几百年来所创造和发展的自然科学，简直几乎就成

了真理，它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界的看法，加深了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以及现在，也

是做出了贡献的。这里面包含着相对的真理。这一点也是不能不承认

的。

这是不是就完全算是真理了呢？在向绝对真理前进的程途上，这



是不是就是惟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呢？我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对自然

科学更几乎是一窍不通。但是，根据普通常识，我总觉得，这不像是一

条惟一正确的路。如果是的话，就不应该在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自然规

律以外还有例外，还有另外的某些规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

个人如果赤足踏上烧红了的炭火，或者伸手到烧得翻滚的油锅里去捡

什么东西，按照现在的自然科学的规律，他的手和脚必然被烧成灰。然

而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有不少人亲眼看到过这种事

情，他们的手和脚并没有被烧成灰。这应该怎样去解释呢？至于现在

流行的所谓气功，有一些神奇的举动，信之者说有，不信者说无。我没

有资格去评断，且不去说它。反正有不少的现象是现在西方自然科学

所无法解释的，而且同它的规律是正相矛盾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是

回避不了的，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我们必须予以答复。

这些都是异常复杂的问题。以我的理论水平之肤浅，科学知识之

短缺，我从未敢妄想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所有的不过是一点点浅薄的

幻想力。我想把这个问题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间的关系联系在

一起。在这里，东方文化是否能从西方文化手里接过接力棒再向前向

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跑上去呢？东方文化是否能够在通向真理的道

路上开辟另一条道路呢？这些问题我都解答不了。但是，我认为，可能

性是存在的。

我曾把这些想法写成了几篇短文，也曾在一些座谈会上简略地谈

过自己的意见。颇有一些朋友认为能够成立。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

“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应邀发言，极其简短地讲了

这一层意思。限于时间，远远未能畅所欲言。不意竟得到了一个海外

的知音。日本神户大学教授仓泽行洋博士非常赞成我的意见，特别要

求要同我细谈。我在发言中讲到，东方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注意事物

之间的联系，更合乎辩证法；而西方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注意整体不够。仓泽教授非常同意我这个提法，相约进

一步共同探讨。



得到知音，当然高兴。但是，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的能力实在不

足以探讨这样的问题。济之之方只有广泛征求意见。在目前我还没有

能力把一些零星而又杂乱的想法组织成一篇文章的情况下，我就把过

去写的几篇短文，按写成日期的顺序，发表在这里。将来还会写一些短

文的，诗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有“友声”，我当然欢迎。即便是非

友声，我仍然会以同样的甚至更大的热忱和感激的心情来欢迎的。

日月年



一、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从全国范围来看，近几年来对文化的研究特别感兴趣。从报上可

年）上海大规模地开展文化发展问题的讨论，北京以知道，去年（

也搞了。这种现象解放以来还未曾有过。据我记忆，讨论文化问题，在

在

年代（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有过一次，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后来

年代又一次讨论文化问题。近几年来，为什么好多地方、团体、学

者热心地讨论文化问题？其中必有缘故。我看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还

没过去，还正在发展，而且方兴未艾。下面想谈谈我自己对文化问题的

看法。

大家知道，我不是搞理论的，是搞语言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外

行。现在，我把自己对文化的想法和同志们谈谈。我们搞一个学术讨

论会或写一篇文章，最好不要讲八股，要敞开自己的思想讲，这样彼此

都有好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精神来谈的。这里面肯定有正确的

（我并非不谦虚），也肯定有错误，实事求是，供同志们思考。

谈这个问题前要谈三个小问题：

（一）什么叫“文化”

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

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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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明”。可是有的英文字典，

究，也还是讲讲自己的理解。一般的英文字典，

我们这个讲座叫“东方文化系列讲座”。写文章、说话也常谈到“文

化”。但你要给“文化”下个定义，并不容易。现在世界上对“文化”下的

定义有几百个。有的说两百个，有的说六百个，我没作统计。但还没有

一个定义是大家都同意的。大家都会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包括

人文科学，要给某个现象下个定义十分难，而自然科学较容易。如“直

线”，两点之间最短的线是“直线”。大家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可是在社

会科学领域里，对什么是“美”，不知有多少定义。我看了后感到都有些

合理的地方和不合理的地方。今天，我也不想给“文化”勉强下一个定

义，我只想谈谈自己的理解。我认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

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这是我对“文化”的理

解，也可以算作一个“定义”吧。同志们看后会觉得，这不像定义。定义

必须叙述得很神秘，拐很多弯，用好些形容词等等。这样的事我干不

了。我就是这样理解的，也可以说是最广义的文化吧。

（二）“文化”和“文明”有何区别？

同志们写文章也好，讲话也好，提到“文化”、“文明”，不知大家对此

是否进行过研究。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我在这里也不是研

”是“文化”，

”又是“文化”，又是

“文明”。 ”也又是“文化”，又是“文明”。法文字典也一样。

这说明这两个词有共同的地方。平常我们讲“东方文化史”也可以说

“东方文明史”。可是有的时候，这两个词就不能通用。如“文明礼貌”，

你说“文化礼貌”就不行。“学文化”你不能说“学文明”。因此，这两个

词还有区别。我认为“文明”是对野蛮而言的，“文明”的对立面是“野

蛮”。“文化”的对立面是“愚昧”。但“野蛮”和“愚昧”又有联系，“野蛮”

中“愚昧”成分居多，也有不愚昧的“野蛮”。我们学文化是因为过去没

有文化，学了文化把“愚昧”去掉了。我们讲文明礼貌是过去不文明，有

一些野蛮，提倡文明礼貌，把“野蛮”成分去掉了。同志们或许觉得我这

样理解过分简单化了，但简单化比一点想法都没有要好。



（三）文化的产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我认为文化、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

民族创造的。这种说法是有的，这就是法西斯希特勒，他认为文化都是

雅利安人创造的。最近有人说人类起源于云南的元谋。我觉得其中有

点问题。这不能称为“爱国主义”，这是“超爱国主义”。非洲也有人讲

人类起源于非洲。关于人类起源这个问题很复杂，大家都没吵清楚，恐

怕若干年后也吵不清楚。绝对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不是元谋，也不是

非洲。文化也是这样。一个部族、部落的创造、发明，比如火的发现，工

具的使用，再晚一些，比如农耕、建筑等，都是人类文化的创造。但不一

定在一个地方。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否认我们常讲的文化体系？不，我认为世界

文化是有体系的。我的看法是有四大体系，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希

腊文化、伊斯兰阿拉伯文化。有人说还有希伯来文化，我看很难成体

系。它不是属于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就是和希腊文化

合在一起。世界文化是有体系的，我们不能否认。世界四大文化体系

中有三个文化体系是在东方。中国、印度、伊斯兰阿拉伯，它们的文化

各有特点，有它的独立性，对其他国家有影响。专就文学而论，日本、朝

鲜、越南的文学，很受中国文学的影响。中世纪印尼、柬埔寨、老挝、泰

国、缅甸的文学受印度文学的影响。乌尔都、现代印尼、以及印度的一

部分受穆斯林阿拉伯的影响。所谓“体系”，它必须具备“有特色、能独

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我讲的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文化体

系并不矛盾。

现在谈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文化一旦产生，它必须要交流。上面提到一个部落发现用火，其他

部落必然来学习。其他如农耕等都一样。文化一旦发现，人们感到这

对他们有好处，他就必然来学习。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

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影响的。记得以前我曾作过一次报

告，我问在座的同志，你们研究一下你们从头顶到脚下，有多少是出自



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

于中国的？头发式样不是，衬衣、裤子、鞋子也不是。吃的喝的东西中，

面包、啤酒不是。坐的汽车、骑的自行车，以及沙发、电灯、电话等，都不

是。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我们现在生活在文化交

流的时代，随时有新东西传进来，如喇叭裤（当然，它流行一时又很少见

了）。现在流行牛仔裤。牛仔裤究竟要流行多久，谁也不知道。反正将

来还得换。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都阻挡不住。交流总的来说是

好的，当然也有坏的。坏的，对人们没有益处的，不能称为“文化”。我

是说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

有真正的原始民族，而某些所谓原始民族其文化也有过交流。

交流”。现在报纸上常报导某地方发现原始民族。现在世界上恐怕没

年代

初，我去非洲访问，走了很多国家，看到一些国家的农村，钉子都不会

制，风箱是用牛皮灌上气，用手来按。这种文化水平，我国在公元前

年就达到了。甚至这些国家的农村种庄稼还不用铁，用木棒在土

地上杵一个坑，上面放一粒种子，这就不管了。靠天吃饭 天下雨就

来收获，不下雨就算了。当时感到这些地方比较原始，但往牛皮风箱里

吹气，那也是学来的。所以说在原始状态下也还是有交流。

在谈这个问题前，同样有三个小问题要谈一谈：

（一）研究的方法

我们研究文化交流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拿比较文学来说，其研究

方法有很多派。如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苏联学派、欧洲学派等。现在

我们中国搞比较文学的同志想创造一个中国学派。在上述学派中，据

我个人以及好多同志的看法，有两派最有代表性，一派是美国派，搞平

行研究；另一派是法国派，搞影响研究。这是大体上讲。世界上的东西

都不会纯之又纯的。“平行研究”是研究发展的规律。这一个国家有这

一现象，另外一个国家也有这个现象。但它不一定是这个国家影响了



，英文是“

年代，由

人不承认，说在

另一个国家。我这个国家可以创造这个东西，另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影

响也可创造这个东西。“影响研究”是举具体事实。这个国家有什么东

西，用什么方式传到另一个国家去？讲具体事实，讲它的影响。我看研

究文化交流也是这两个方法，这两条道路。美法两学派多年来经常打

笔墨官司。法国人对美国的办法不赞成；美国人对法国的学派不赞成。

其他国家如苏联、德国、中国等也都各有各的特点。但从研究方法、道

路讲，就是这么两条。我是赞成影响研究的，因为它看得见，抓得住。

平行研究很玄乎。当然讲影响研究也不能绝对化，如孙悟空的猴子形

象哪里来的？我认为是受到印度的影响。有的同志不赞成，并写文章

反驳。对此我不在乎。但不能绝对说猴子形象完完全全是从印度搬来

的，这不可能。文化交流有个特点，一国的文化传到另一个国家，那个

国家必然要加以修正，完完全全照搬的很少。

有一个字很有意思。法国比较语言学家常用的一个字，法文是

，意为“安全”、“安全感”、“安全的”。法国比

世纪

较文学家用此字的意思是：搞平行研究不那么安全，你可以胡扯。搞影

响研究安全，事实俱在。比较文学，最早是从

一位德国学者开始的。他研究一本阿拉伯文的书叫《卡里来和笛木

乃》。这是一本寓言童话集，源自印度的《五卷书》。开始《五卷书》是翻

成波斯的巴列维语的，然后再翻成阿拉伯文，书名叫《卡里来和笛木

《圣经》相比。该书影响欧洲文学的创作，如《格林童话集

乃》，以后转译成多种文字，流行于全世界。据统计其译本之多，可以同

中的故事就

世纪

有取材于该书的。德国人因此说比较文学是德国人先开始搞的（法国

年代法国已有某大学开比较文学课）。《卡

里来和笛木乃》的故事很简单，它由一国传到另一国，由一种文字译成

另一种文字，看得见，摸得着，一点也不玄乎。但问题是，从一个民族传

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到了那地方必然有所改

变。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一个故事，说鹅笼出生的一个书

生，原来是外国人，后来变成了中国人。《卡里来和笛木乃》也是，在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约有

国就有改变，何况从一国传到另一国，不可能完全一样。

由此看来，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化是不是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

个层次讲事实。先把事实讲出来，如一个故事从印度经波斯、阿拉伯传

到其他国家，把这个过程搞清楚。但作为研究，不能就此止步。第二个

层次便是要研究一个故事或一个形象。如猴子，到了这个国家后有什

么变化，变化有何规律，根据事实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没有事实空讲

平行，那不着边际。罗列事实也不行。要研究从一国到另一国有何改

变，改变里有何规律，摸出规律，总结成理论。这样的理论就可靠，没有

事实作根据的理论很玄乎。像变戏法一样，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

我对这种理论是不感兴趣的。

（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交流

文化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

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另一部分是一个民族创造

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这便是文

化交流。这也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和文化的时代性，这两

个“性”有矛盾但又统一。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出了一本书，叫《中国晚

清史》。它不是一个人写的，而是好多汉学家写的。书中提出一个论

点，认为从晚清到现在这一部分的历史表现了两种文化的撞击（是西方

文化和中国文化相撞击）。我看这个论点提得很有道理。中国近代史

从 年鸦片战争到现在，经过了好多时期：有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

多年了。《中国晚清史》说的两种

文化的撞击，是不是结束了？我看没有。什么时候结束？不敢说。我

现在手里拿着一本刊物叫《文艺研究》，刚出版的。打开书一看目录，文

章的题目有：《关于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历史继承与现实创造》等

等。你看，“西方影响”即“时代性”；“民族风格”即“传统文化”。“历史

多得很。这说明此类问题还没解决，还要讨论下去。想到

继承”即“传统文化”；“现实创造”即“时代性”。这类题目目前在刊物上

多年前，

闻一多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题目是《母体文化



苏联等国也在改革。这样一个历史上的大转折绝不是

的自卫与超越》。“母体文化”即“传统文化”。实际上闻一多先生在这

里讲的就是“传统文化”和“引进创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他

有一句话：“一切的艺术应该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所编织的一匹

锦。”意思就是一切文艺的传统文化的纬线与时代性的经线相织而成一

问题。从

匹锦。闻一多先生当时讲到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的也还是这个老

年后，文化界有过几次大争论，如“体用之争”、“本末之

现在快

争”、“夷夏之争”等，都还是那个老问题。再从政治上看，从鸦片战争到

年了，也经过好几个革命阶段，但共产主义能否在很短的时

期内实现？现在，大家都认为不可能。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在

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仍相

信人类的将来是共产主义社会。但何时才能实现？全世界都在考虑。

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走的步调差不多，是否中国先走了一步，很难说。不

过，我们的改革在世界上有影响，而按时间来说我们不是最早的。现在

年准能完成

的。政治如此，文化也如此。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这问题没解决。

我们今天研究文化交流，讨论文化问题必然有这种需要，没有需要大家

不会研究。它同我们的生活联系密切，不关心不行。我们应该把眼光

放大一点、远一点，它的意义绝不限于文化。

（三）全盘西化

现在有些青年人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

“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

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理论上讲不通，

事实上办不到。

下面讲文化交流的复杂性。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这

个例子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例子。

，法

最近几年我研究糖的历史。这在世界上也是一门专门学问，有好

多国家的学者研究它，我也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研究它的。因为

“糖”的背后有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国的“糖”字，英文叫“



转借来的。一比较就知道。这说明英语

文叫“ ，俄文叫“，德文叫“ 。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一

。我们吃

个来源。一般讲，一个国家接受外来的东西，最初把外来的名字也带来

了。有的后来改变了，有的没改变。如“啤酒”的“啤”字不是汉语，“沙

发”、“巧克力”都不是。“面包”是汉字，变了，英文叫“

，现在还有人称之为“计司”。糖从一个地方的“干乳酪”，英文叫

传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本地没有，它把外来词也带进本地。英文的“糖”

字来自印度，是从梵文

多年。你看

国家原来没有糖，糖是从印度传去的，要不为什么用印度字呢？我们中

国最早也没有糖，从前有个“餳”字不念“易”，也不念“阳”，念“糖”。中

国糖最早是甘蔗做的。中国甘蔗是有的，《楚辞》中就提到。当时也吃

甘蔗，也喝甘蔗浆。可是把甘蔗浆变成糖在中国用了

这个“餹”字，这字指的是麦芽糖，北京叫“关东糖”。不是甘蔗做的，是

麦子做的。这个“糖”字，从语言学来说，六朝时才有“米”字旁的。从

“食”字旁换成“米”字旁，不是随便一换这样简单。中国的《新唐书》里

就讲到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这在中国的正史里有

记载。这个“糖”字出现在六朝，说明唐太宗时，我们已能制糖，但水平

，意为“中国的”，英文叫“

不高，要派人去印度学习。这是历史事实。但问题不出在这里，问题是

“中国”两印地文中有个字叫“

，德文叫“ 。都是从梵文“字，英文叫“ ，法文叫“

变的。而印度把“白糖”也叫“

史最悠久，因此

。印度自称在世界制糖水平最高，历

这个字传遍世界。为什么“白糖”反而叫“

呢 ？

向在座的印度学者问“

年我去印度参加《罗摩衍那》国际讨论会。一次我当主席，我

”怎么来的？糖出在印度，为什么“白糖”叫

“中国的”？结果没有一位学者答得上来。我的问题也没解决。今年年

。他的论文题目是讲也不知哪国人写的，这人叫

看了他的论文，感到他自己也解释不通，有矛盾。他说“

初有个丹麦学者，知道我研究糖的历史，给我寄来了一篇论文。这论文

及其来源。

”是“中国

的”， ”又是“白糖”，而白糖却和中国没关系。因为在中古时期白糖



。后来因为字太

”和中国没关系，他

很贵，当药来用，非皇家贵族、大商人是吃不起的。为何“ 叫“白糖”

呢？这是因为中国有几件东西在世界上很有名，如瓷器。英文“

当“中国”讲，但也是“瓷器 ，的意思。中国的瓷器也传入印度，印度的阔

个变化。

人才用瓷器。中国瓷器是白的，于是把中国瓷器的“白”和白糖的“白”

。看来作者有个主见，无论如何“

连在一起。印地文中的“白糖”应该是“

长，简为“

”这字什么时候出现的，上限在什么

想尽办法来解释。而且还说中国从来没有生产过白糖，也没向印度输

出过白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但他的文章有可借鉴之处。大家知

道，要研究这类问题先要确定“

这个字？然后再研究中国在时候？第二要研究在什么地方出现“

在印度何时出现？我问过印

什么时候生产白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入印度？这样研究就比

较科学。可是问题之难在于不知道“

度学者，他们也答不出来。而

”一字出现在

做了些工作。他查了印度的文学作

世纪，这是他的功绩。另外他基本上把现在印品，

在印度西部语言中，都来自梵文的

度好多种语言中表示“白糖”这个意思的词儿追踪清楚。总的情况是，

。在东部语言中，则是

或者 。孟加拉文就是这样，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白糖是由印度

东部进入印度的。再研究中国白糖有没有？出口了没有？到印度了没

有？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国 世纪唐太宗时期确实向印度学习制糖技术，我们的制糖水

平不高。但学习了以后，我们后来制的糖，其颜色、味道都超过印度。

《新唐书》说“色味逾西域远甚”。一方面是我们引进了，另一方面是我

们改进了。这是唐朝的情况。到宋朝我们仍制糖。到了元朝又来了一

世纪马可 波罗的游记中有一段记载：说在福建尤溪地方

有一批制糖工人，他们是蒙古大汗忽必烈从巴比伦找来教中国制糖工

人制糖的，炼白糖。巴比伦这地方，有人说是现在的伊拉克，有人说是

埃及。埃及开罗的可能性大。上述记载说明印度制糖传到波斯，从波

斯传到埃及。埃及当时很多手工业占世界领先地位。而蒙古人的文化



世纪后，中国的白糖

水平不高，蒙古大汗抓了些制糖工人，送到中国的福建尤溪，尤溪出甘

蔗，在那里教中国人炼糖。到了明朝末年，很多书里讲炼糖，其中有一

段记载说，原来糖炼不白。一次，一个偶然的机会，倒了一堵墙，墙灰落

入糖中，发现制的糖变白了。这在化学上讲得通，灰里有碱，因此糖炼

白了。中国的白糖到了明朝末年在国际市场成了抢手货。现在我们有

根据，中国的白糖在郑成功时代已出口了。郑成功家里也做白糖生意，

从中国运货去日本，在货物中就有白糖，这证明

出口。那么中国的白糖是否出口到印度？在别的书上记载大概是印度

人派船到新加坡那里去买中国的白糖。中国直接去印度的有没有？现

在没根据，但估计可能从福建泉州运白糖到孟加拉。泉州当时是世界

很大的港口，那里有穆斯林的、印度教的文化遗迹。福建尤溪制的糖运

到泉州，泉州有印度船运回印度。上岸的地方是东印度，讲孟加拉语，

不是西印度。

是直线的，而是非常复杂、曲折的。

以上讲的是事实，从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呢？说明文化交流绝不

”这个字的例子说明文化交流

”也是“埃的复杂性。印度还有一个字叫“ ，意为“冰糖”，但“

认他也向别的国家学习了。东面学中国，“白糖”叫“

及的”意思。从语言现象来看，印度制糖是先进的，但另一方面不能否

。西面学埃

及，“冰糖”叫” 。从语言现象分析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上面讲的几个问题，是我的想法。是否合理、正确，供同志们参考。

月年



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

羡林案：

年五四科学讨论会而作。此文原为国家教委主持的

当时限于时间，未能畅所欲言。最后一部分显然给人以仓猝

鸣金收兵的印象。我对于文化问题涉猎不深。此文所谈的看

法，知音恐亦不多。但我自问立论是公允有据的，决非一时心

血来潮而发。对当今社会上泛滥的“月亮只有外国的圆“的思

潮，即使不能是一声断喝，至少也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既然

我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有益的，我就希望多多益善地让人能够

了解我的看法。适值中华书局征稿，我对文化问题思考的那

一点本钱已经用光，“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比较好的文章来

了，在再三考虑之余，决定以此文滥竽。但又不能原封不动端

上去，于是就把旧文加以充实、扩大，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观点

则原封不动。以此祝贺中华书局成立八十周年。

最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的高潮。这是完全

可以理解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在接

受几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大家都认识到，文化建设的任务已

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都

不能专靠科技来支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



会也决不能是例外。

在众多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论文和专著中，有很

多很精彩的具有独创性的意见。我从中学习了不少的非常有用的东

西。我在这里不详细去叙述。我只有一个感觉，这就是，讨论中国文

化，往往就眼前论眼前，从几千年的历史上进行细致深刻的探讨不够，

从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最广阔的宏观探讨更不够。我个人觉得，探讨中

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

能局限于我们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我们必须上下数千

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

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

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我们眼前的情况怎样呢？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我们就走了西化

的道路。当然，西化的开始还可以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明末清初。

但那时规模极小，也没有向西方学习的意识，所以我不采取那个说法，

只说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来看，从全世界文

化交流的规律来看，这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也

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垄断了世界。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

界上一切国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过去。这影响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但

在政治、经济方面到处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记。在文学方面也形成了“世

界文学”，从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统一了全世界。在科学、技术、哲学、艺

术等等方面，莫不皆然。中国从前清末叶到现在，中间经历了许多惊涛

骇浪，帝国统治、辛亥革命、洪宪窃国、军阀混战、国民党统治、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

们西化的程度日趋深入。到了今天，我们的衣、食、住、行，从头到脚，从

里到外，试问哪一件没有西化？我们中国固有的东西究竟还留下了多

少？我看，除了我们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们真可以说是“全盘西

化”了。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我认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无论



如何，这是一件不可抗御的事。我一不发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

老太；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遭到破坏，对中国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消失，

我并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

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决不能让时代潮流甩在后

面。这一点，我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有识之士所共同承认的。

但是，事情还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带来了不良后果。这最突出地

表现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侨居上海的帝国主义者在公园里

竖上木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这是外来的侵略者对我们

中华民族的污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们号称已经站

起来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是十

分令人痛心的事。五十年代曾批判过一阵这种思想，好像也并没有收

到预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四人帮”为首的一帮人，批崇洋媚

外，调门最高，态度最“积极”。在国外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戴

上了这顶帽子。然而，实际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四人帮”及其爪牙

自己。现在，“四人帮”垮台已经十多年了，社会上崇洋媚外的风气，有

增无减。有时简直令人感到，此风已经病人膏肓。贾桂似的人物到处

可见。多么爱国的人士也无法否认这一点。有识之士惄然忧之。这种

接近变态的媚外心理，我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凡是外国的东西都好，

凡是外国人都值得尊敬，这是一种反常的心理状态。中国烹调享誉世

界。有一些外国食品本来并不怎么样；但是，一旦标明是舶来品，立即

声价十倍，某一些味觉顿经改造的人们，蜂拥而至，争先恐后。连一些

外国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频频摇头。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来谈中国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难矣哉。在严重

地甚至病态地贬低自己文化的氛围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抬高西方文化，

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只有外来的和尚才会念经。这样怎么能够客观而

公允地评价中国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说，要评价中国文化，就必

须贬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确有它的优越之处。十九世纪后半叶，中

国人之所以努力学习西方，是震惊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在以后的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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